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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这样

政治处的李干事和申干事虽然对桌而坐, 但平时少有交流, 原因很简

单, 李干事看不惯申干事一脸骄傲的样子。 当然了, 申干事也看不惯李干

事有点倚老卖老的做派, 不就是早来政治处几年吗? 事实上人家早来几年,

就是老同志。

然而今天上班, 李干事觉得申干事有些异常, 他把一大包花花绿绿的

食品放在桌上, 不断用眼睛瞟李干事, 表情不像平时那么高傲, 而且屁股

在椅子上不安分地反复挪动。 李干事断定申干事有事要跟他说。 每次有事

情要跟李干事说了, 申干事的屁股就会不安分地挪动。 李干事不慌不忙地

拿起笔, 申干事每挪动一下屁股, 李干事就在纸上划一笔, 等到李干事写

完一个 “正冶 字, 申干事突然说话了。

李干事, 有件事,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李干事抬头看了申干事一眼说, 大清早的, 有什么事就说。

申干事压低声音, 说, 这事儿, 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

李干事有些烦了, 说, 你最好别告诉我, 免得让我也有心理包袱。

我昨天去水上公园了。 申干事依旧声音很低地说。

李干事看着桌上的一大堆食品, 说, 昨天水上公园有一个国际美食展,

一票难求。

申干事忙说, 对对, 真的是一票难求啊, 多亏我有个高中同学正好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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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对外贸易, 才得了两张票。

你能耐真大, 搞了两张票?

申干事忙摇头, 说, 你猜我在国际美食展上看见谁了?

申干事看到李干事站起身要出门。 申干事忙加快语速说, 我昨天在美

食展上看到解甲田和白楠在一起。

李干事吃惊地瞪大眼睛: 啥? 他俩……他俩怎么会在一起?

这时候, 坐在旁边桌子前的吴干事转过身子, 说, 解甲田这名字怎么

这么熟?

你这新闻干事真是白当了, 那是咱们新主任的名字! 申干事回道。

吴干事眨巴眨巴眼睛, 觉得申干事话里有话, 于是嘲讽说, 你这小四

眼是不是度数该调调了? 解主任这把岁数, 都是孩子的爹了, 正营干了七

八年, 熬得好辛苦, 才从机关放下来当主任, 不会与别的女同志搞暧昧的,

他得注意自己的形象。

你才来部队几年啊?! 别看解主任谢顶了, 以前可是咱们总队的大才

子, 有内涵, 最吸引白楠这样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了。

得得得, 大才子怎么会熬到现在才提职?! 肯定是缺心眼的货。 申干

事说。

申干事, 你还看见啥了? 吴干事急切地问道。

看见他俩在一起逛展览, 挨得挺近乎。 申干事指着桌上的那一大包食

品, 又说, 看见了吧? 今天刚上班, 这解主任就招呼我去他办公室, 送我

这一大包吃的, 让我分给你们, 你们说, 他是不是知道我发现他俩了, 堵

我的嘴?!

吴干事连忙点头。

李干事 “切冶 了一声, 说, 堵你的嘴? 你的嘴……

李干事自知言多必失, 从袋子里取出一盒点心, 丢给吴干事, 改口道,

既然解主任分给我们大家的, 那就吃吧, 能不能堵住嘴, 吃完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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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嘎巴嘎巴吃着, 心思却都在解主任和白楠身上。 白楠是大学毕

业直接入伍的, 到部队两年多了, 应该熟悉部队的规矩了。 小姑娘平时挺

好的呀, 说话稳稳当当, 笑起来甜甜的, 挺讨人喜欢的。

唉! 李干事情不自禁地叹一口气, 吴干事和申干事都愣了一下, 然后

意味深长地瞅着李干事笑了。

大约过了一周, 一个小雨的傍晚, 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解主任和白

楠在雨中散步, 画面浪漫而温馨。 这次不只是申干事看到, 李干事和吴干

事都看到了, 因为解主任和白楠就在办公楼房后面的湖边散步。

你说说, 这解主任, 才来几天啊, 就这样……申干事愤愤不平, 似乎

谁与白干事交往, 应该有个先来后到似的。

这白楠也真是的, 这么大人了, 也不注意一点分寸。 吴干事附和道。

解主任可是个领导, 这样与一个小姑娘人前人后……可不好。 申干事

说着, 用手指不停拨弄着墙上的灯开关。

申干事, 你这手能不能老实点儿? 你再这样拨弄, 秘闻没爆, 这灯管

先爆了。 吴干事, 你去把白楠给我叫过来。

吴干事一听, 知道政治处的老大哥李干事要发威了, 心里一阵兴奋,

片刻就把白楠带来了。

你们找我干嘛? 白楠进屋问道。 她这一问, 几个人一下子僵住了, 大

家看着她, 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终, 还是申干事打破尴尬, 说道, 白大干

事, 你方才去哪了? 头发都淋湿了?

没干嘛啊? 我刚才上厕所去了。 白楠说。

上厕所之前在哪?

上厕所之前……没在哪呀?

吴干事觉得申干事太绕弯子, 忍不住了直接发问, 下着雨, 你到湖边

转悠什么? 你站在湖边看风景, 楼上的人看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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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你们说刚吃完饭那会儿啊, 是在湖边转了一圈, 哎哟, 下小雨,

湖里的鱼都往外跳, 你说奇怪不奇怪?

白楠扑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眼前这三个人。

下雨天, 又是傍晚, 鱼往外跳不奇怪, 你往外跳, 奇怪。 申干事阴阳

怪气地说。

我咋往外跳了? 哎, 我怎么看你们几个怪怪的? 什么眼神看我呀? 白

楠回道。

李干事咳嗽几声, 意思是让身边两个人闭嘴, 他这个老大哥要发话了。

小白, 上次有人看见你和解主任去逛国际美食展, 这次你俩又在单位看雨

景, 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

白楠平时很尊重李干事, 她看到李干事一本正经地跟她说话, 于是情

不自禁地站直身子。 她说, 解主任去美食展给她女儿买食品, 因为他女儿

对山药过敏, 他看不懂英文, 怕买错了, 就让我陪他一起。 主任那天还给

你们买了一大袋子, 你们不是都吃了吗?!

那今天呢? 下雨天可不用看英文。 吴干事插嘴问道。

李干事瞪了吴干事一眼, 嫌他多嘴。 然后, 李干事示意白楠如实回答。

白楠说, 吃了晚饭走出食堂, 遇见解主任, 他说这小雨天, 最适合在

湖边走走, 让我陪他, 我就去了。

李干事重重地叹息一声, 说, 你呀你, 你怎么就不想想, 解主任为嘛

只叫你, 不叫别人。 你知不知道解主任到咱们政治处一个多月了, 也就回

家两次, 我猜他们夫妻关系也不咋样。

听了李干事的分析, 吴干事和申干事都连连点头。 申干事补充说, 我

还猜, 解主任八成是对你有意思了, 小白, 你可得把握好自己啊!

白楠心里一颤, 难道解主任真的对我有意思?

申干事看到白楠不吭气了, 觉得自己的话有效果了, 于是继续教育,

说, 尽管咱们部队是个大熔炉, 可也有些复杂, 比如婚姻什么……看、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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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主任来了?

几个人连忙转过身来, 问解主任好。

解主任笑眯眯的看着大家, 说, 你们咋还不回家啊? 我这是有家回不

去, 媳妇孩子都在外地, 你们可别看我在单位, 就不好意思回啊。

哪有哪有。 李干事说。

主任, 我车限号, 回不去。 申干事说。

我今天值班。 吴干事说。

白楠看了看大家, 意思是说, 我是单身, 就住在干部宿舍, 不需要解

释吧?

解主任一听乐坏了, 说, 那好呀, 咱们几个人玩 “谁是卧底冶 吧, 我

猜谜可是高手。

李干事忙说, 哦哦, 解主任, 我们还没这软件……

不等李干事说完, 解主任转身出门了, 边走边说, 我去拿手机下一个,

你们先摆桌子。 小白也别走, 一起凑热闹。

小白也别走, 一起凑热闹! 申干事学着解主任的语气重复了一遍, 吴

干事笑弯了腰, 气得白楠抓起桌子上的水杯, 差点把半杯水浇到吴干事

身上。

既然解主任非要猜谜, 几个人只能奉陪了。 游戏规则大家都很熟悉,

解主任还提议谁在第一轮淘汰, 谁就要往脸上贴白纸条。 谁都没想到, 自

吹是猜谜高手的解主任, 表现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很快, 脸上就被贴了

好几张白纸条。 这回, 他又抽中 “白板冶, 心中是暗暗叫苦。

李干事头一个说, 他想了想抽中的 “榴莲冶, 脱口而出: 闻着臭吃着

香。 白楠一愣, 自己抽的可是 “菠萝蜜冶, 随即改口道, 南方特产。 申干

事跟进, 一份好几块。 吴干事立马接上, 最好用牙签。 解主任心中大喜,

可算是一雪前耻了, 连忙掷地有声地说道, 油炸的! 谁知道大家伙齐刷刷

地把手指头指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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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主任自觉脸红, 埋怨李干事说, 都怪你, 非要设什么 “白板冶, 害

我连输三局, 我算是让你坑苦了!

李干事正玩到兴头上, 哪还想着对面坐着的是谁, 张口就回道, 咋能

怪我呢?! 还不是你自己非要逞能! 你还好意思说我……

李干事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 后悔地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说, 对不

起主任, 我逞能, 我……

解主任乐了, 说, 使劲儿抽, 还不响亮。 切, 猜谜嘛, 什么主任不主

任的, 我今天猜谜的状态是有些问题。

李干事心里说, 你不是今天的状态有问题, 就是逞能。 李干事笑着点

头, 说是是, 我有时候状态差的时候, 也这样, 不过您这么大的官儿, 能

和我们玩到一起就不错了, 状态好不好不重要。

解主任笑出了声, 多大官儿? 我这也算个官儿? 哎, 在我们村, 我倒

是最大的官。 村里人都不知道我在部队是什么职务, 我爹也说不明白, 就

问我在部队, 兵们喊我什么, 我说喊我中校同志。 后来我回老家, 村里人

见了我, 都喊我中校同志。

几个人笑翻了天。 白楠似乎笑出鼻涕了, 忙跑出屋子找纸巾。 看到白

楠出屋了, 解主任忙压低声音说, 白楠失恋了, 你们知道吧? 咱们政治处

就这么个小妹妹, 你们没事的时候, 多跟她说说话, 别让她一个人闷在屋

里。 解主任这么一说, 大家愣住了, 这才想起最近几天, 白楠确实有些不

正常, 只是谁都没在意, 原来解主任找白楠……明白之后, 都有些内疚,

没想到冤枉了解主任。

白楠拿着纸巾, 擦了眼泪进屋了, 看着解主任说, 主任, 我们以后也

叫你中校同志吧。

解主任点头, 随便叫, 中校同志的称呼, 挺好听, 你们说对吧?

吴干事拿起一张纸条说, 中校同志, 这一局你又输了, 再奖励一枚

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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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主任很配合地抻着头, 让吴干事在脸上又贴了一张纸条。

时间一长, 政治处的干部们跟解主任混熟了, 才觉得总队机关下来的

人就是有涵养, 而且没有官架子, 很容易接近。 大家私下议论的时候, 都

说有机会还是应该到大机关锻炼一下, 对自己的成长很有帮助。

这天, 申干事听说总队干部处要从支队政治处借调一名干事去帮助工

作三个月, 虽然是临时借用, 但他觉得去干部处帮助工作, 对自己是个锻

炼, 于是去解主任办公室, 希望解主任推荐他去总队干部处帮助工作。 解

主任却摇摇头, 说申干事的工作能力和经验都不错, 去总队机关锻炼的机

会, 应该让给年轻同志。 解主任用征求的语气问申干事, 你觉得让白楠去

行不行? 申干事吭哧了半天, 说白楠去也行。

申干事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憋了一口气, 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发牢

骚, 说政治处十七八个干部, 解主任眼里只有白楠, 也太明显了吧? 什

么时候能关爱我们一下? 李干事听见了, 就故意呛申干事, 难道解主任

关心白楠不应该吗? 她是政治处唯一一个女干部, 到部队才两年多, 不

关心她关心你吗? 你十几年的老兵, 胡子拉碴的一把年纪了, 说这话也

不害臊。

的确, 解主任关心白楠, 也没藏着掖着的, 政治处的干部都看在眼里,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白楠借调总队后, 解主任打了几次电话, 问她在那

边的工作情况, 并把自己在总队机关工作的经验告诉白楠。

一次, 解主任去总队开会, 散会后去看望白楠。 他在机关工作过, 知

道干部处那边, 挨着总队首长的办公室, 因为害怕撞见首长, 他把帽檐拉

低, 贴着墙根小步快走, 到了干部处门口后站定, 整了整帽子, 右手扣了

三声门, 那声音间隔平均, 音量不软不燥。

报告! 解主任在门外喊道。

屋里的白楠, 听到外面有人喊报告, 听着清脆的声音, 她忙着接电话,

没来得及回应。 今天干部处的人都不在办公室, 事情也就特别多, 从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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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 她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

外面又传来报告声, 白楠放下电话, 有些不耐烦地说, 进来!

说完, 她忙着在一堆文件中, 找一份材料, 政治部副主任等着要, 副

主任是个急脾气, 已经训过她两次了。

身后, 解主任故意捏着嗓子问, 白干事在吗?

白楠头也不回, 问, 什么事? 说!

解主任嘿嘿笑, 说, 白楠, 是我, 看你忙的,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

来了。

白楠转身, 吓了一跳, 赶忙站起来, 慌乱中一条腿碰到桌子角上,

疼的咧嘴斜眼的, 哎呀一声说, 解主任, 是你呀, 真对不起, 没想到

是你。

解主任摘掉帽子, 擦了一把额头汗水, 说, 办公室就你自己? 人呢?

我来总队开会, 顺路过来看看你。

白楠说, 都下去检查工作了, 留我一个人, 忙死了。 解主任, 在大机

关里真不容易, 要让我长期在这儿, 十年八年就累成老太婆了。

解主任笑了。 他问了白楠最近的工作情况, 叮嘱白楠一定要珍惜学习

机会, 大机关是忙是累, 但接触的材料多, 对自己是个锻炼。 解主任说,

记住我的话, 不管多忙, 心不能乱不能慌, 工作要有条不紊, 把每一件事

情做仔细做扎实。

白楠点头, 想起给主任倒水了, 说, 主任您坐, 我给您倒杯水。

解主任忙戴上帽子说, 不坐了不坐了, 车在楼下等我呢, 我得走了。

解主任边说边走出屋子, 白楠急忙放下水杯, 追出去, 在楼道喊, 主

任, 等我一下, 我下楼送您。

解主任转身, 使劲儿朝白楠摆手, 然后指了指旁边首长的办公室, 示

意白楠小点声音儿。 白楠站在那里不动了, 看着解主任猫一样轻盈的脚步,

快速离去。 在支队政治处, 解主任往楼道一站, 怎么看都像个首长,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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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队机关长长的、 高大的楼道内, 解主任显得又矮又小。 一瞬间, 有一

股温暖涌上白楠的心头, 她的眼窝湿润了。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白楠在总队干部处帮助工作结束后, 又

回到了支队政治处。 帮助工作的这段时间, 白楠累得够呛, 人廋了许多。

解主任考虑到白楠还没休年假, 于是安排她回老家休息半个月。

申干事心里又不平衡了, 在办公室对李干事和吴干事说, 谁休年假了?

我也没休, 怎么没安排我休假? 李干事白了申干事一眼, 没搭理他。 申干

事的妻子是本市的, 家距离支队不远, 休不休假都一样, 他这是故意借题

发牢骚。

白楠休假后, 申干事接手写一个大材料, 总队首长急着要看, 刚写了

一半, 老家农村的姐姐来电话, 说母亲住院了, 子宫内膜长了一个小瘤,

需要动手术。 姐姐进城, 东西南北都搞不清, 能在医院照顾好母亲吗? 申

干事就去找解主任请假, 解主任却不批, 说这是个小手术, 切掉就可以了。

解主任说, 你姐姐怎么不能照顾? 你走了, 你手里写的半拉子材料交给

谁写?

申干事忍了又忍, 差点儿跟主任急了。 材料交给谁写不一样? 难道没

有我, 政治处就瘫痪了? 申干事一声没吭, 带着情绪离开解主任办公室。

解主任似乎一点儿没注意到申干事的情绪变化, 在背后朝他喊, 加加班申

干事, 三五天必须交给我!

生气归生气, 工作还要干, 申干事按期写完材料, 并得到了解主任的

表扬, 说材料写的有长进。 申干事一点儿没高兴起来。

申干事心里的火气没地方发泄, 恰巧回老家休假的白楠, 竟然超假两

天还没回来。 申干事实在憋不住了, 在办公室发完牢骚不过瘾, 直接去了

政委办公室反映问题。 政委 “哦冶 了一声, 说有这事? 政治处干部休假,

是由解主任批准的,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我了解一下吧。 政委强调说,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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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都不能搞特殊, 如果白干事无缘无故超假, 必须处理。

第二天, 白楠就归队了。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解主任通知政治处全体

干部开会, 布置了下周的工作后, 话题转到白楠身上。 申干事想, 一定是

政委找解主任谈话了。

解主任说, 有个情况, 在这里跟大家通报一下, 白干事休假超了两

天, 是我批准的。 前几天, 申干事的母亲住院动手术, 本来申干事应该

回家陪护母亲, 可因为他正在赶写材料, 于是放弃了尽孝的机会, 一心

扑在工作上。 我考虑到白干事回来的途中, 正好路过申干事老家, 就让

白干事中途下车, 代申干事尽孝, 去医院陪护老母亲两天, 大家可能已

经注意到了, 白干事的眼睛里还有血丝。 所以, 在这里也要给白干事点

个赞。

解主任说完, 干部们冲着白干事鼓掌。 申干事坐不住了, 蹭地站起来,

满脸通红, 问白干事, 这是真的? 我姐姐咋没告诉我?

白楠认真地点了点头, 说, 是真的, 我手机里有跟你姐姐和母亲的合

影。 说着, 白楠把手机照片给申干事看了, 照片中, 申干事的母亲满面笑

容坐在病床上, 一边是白楠, 另一边是申干事的姐姐。

白楠补充说, 解主任让我留了五千块钱给你姐姐, 告诉她这是部队

专门派我送去的。 我回来后, 解主任把钱还给了我, 都是他自己掏的

腰包。

申干事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说, 我……我……我……

很快, 申干事的事情在机关传开了。 有一天, 政委在院子里遇到申干

事, 笑眯眯地看着他, 不说话。 申干事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敬了个礼, 赶

紧跑开了。

解主任到支队一年的时间, 就赢得了干部们的尊敬。 很快就有传闻,

总队机关已经下来考察解主任了, 要调他回总队任处长。 所有的人都替解

主任高兴, 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解主任这样的领导就应该去大机关

11



工作。 李干事见了解主任, 开玩笑说, 解主任, 是不是以后应该叫你上校

同志了? 解主任笑道, 还是叫中校同志, 感觉亲切。

解主任去总队任处长的事情, 似乎板上钉钉了。

然而没过几天, 就有坏消息传来, 说部队要改革, 提拔年轻干部, 解

主任因年龄问题已被安排转业。 这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搞得政治处的干部

们都受不了。 他们想跟解主任证实消息的真伪性, 看到主任脸色不好,

也就打住了。 李干事几个人想了个主意, 鼓动白楠去解主任办公室打探

消息。

白楠拿着一份文件, 去了解主任办公室, 发现解主任呆坐在那里, 半

天没反应。 她轻声叫了一声, 主任……

不等白楠说话, 解主任缓过神来, 说, 好好, 你把文件先放在这吧。

白楠也就不好多问了, 退了出来。 透过渐渐闭合的门缝, 白楠看到了

解主任正双手摩挲着他那秃顶的头。

年底, 解主任转业的消息得到确认, 大家都替他惋惜。 这时候的解主

任, 反而一脸轻松, 说自己农村出来的孩子, 没想到能在部队提升副团,

满足了。 尽管距离转业时间很近了, 但解主任依旧没有离开岗位, 跟往常

一样, 该批评谁照样批评。 有人背后议论, 说平时说的挺好听, 真到了让

他腾地方的时候, 都不心甘情愿。 李干事不想让解主任遭议论, 就婉转地

提醒解主任, 赶快收拾东西离开。 解主任说, 我这几件事都干了个半拉子,

就这么拍拍屁股走, 新来的主任怎么接手?

解主任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了, 这才把办公室收拾干净, 把该归还

给几位干事的东西都归还了。 干事们明白, 解主任要走了。 李干事就问,

解主任, 您哪天走? 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 请您吃个饭, 给您送行。

解主任说, 送什么行, 弄得挺伤感, 我就怕这种场面。

李干事说, 您放心, 不会的, 肯定整的挺快乐。

解主任说, 再说吧, 我还有几天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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